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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活动随之开始在全国出
现。由朋友、同学和同事等组成
的女性团体利用通讯软件和社交
媒体策划抗议活动。她们大多很
年轻，以前从未参加过示威，更
没有组织经验。
　　“塔利班已经不是 20 年前
的塔利班，阿富汗妇女也不是 20
年前的妇女，两者都已经发生了
变化。阿富汗妇女知道她们的权
利……因此，我们走上街头，表
达我们的关切，保护我们的权
利。”阿富汗女性权益活动家法
西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2021年 9月 19日，星期天。
哈西娜第一次参加和平示威。数
十名戴着各色头巾、来自不同民
族的阿富汗妇女聚集在市中心，
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面包、
教育、工作”“我们希望政治参与”
等口号。塔利班士兵很快出现在
现场，挥舞着枪。“他们朝我们
大喊大叫，辱骂我们是放荡的女
人。”哈西娜回忆说。
　　示威很快被驱散，但很快又
会再次聚集起来。塔利班的回应
方式也更加激烈。哈西娜说，抗
议中总是有很多人受伤。“有些
怀有身孕的女性请求塔利班不要
使用暴力。但许多普什图士兵听
不懂达利语，依然用枪托重重地
打她们。”
　　在喀布尔，进出市中心的道
路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检查站。
在热门的示威地点，比如市中心
人流密集的场所，巡逻的士兵数
量也有所增加。哈西娜认为，塔
利班也加强了对于社交平台的监
控。有时候她们抵达示威地点，
塔利班士兵已经先行到场。
　　抗议者开始使用暗语，比如
到某地“逛街”或者“购物”，
来交流活动的细节。此外，通讯
群组中，就如何隐藏身份以及如
何逃跑的讨论也有很多。哈西娜
一般会带上墨镜，戴上口罩，并
系两条颜色不一样的头巾去“逛

街”，方便逃跑时变装。
　　2022 年 1 月开始，塔利班
士兵逮捕了一些激进的女性活动
家。进入 2月，逮捕的规模扩大。
据媒体报道，有时一天之内，就
有 20 余名抗议者以及家人被带
走。随着越来越多的同伴消失或
被捕，抗议的声量越来越小。为
了家人的安全，哈西娜开始独自
在一处秘密的地点生活。
　　与此同时，塔利班在 1996
年至 2001 年第一次执政时期实
施的压制政策渐渐复活。2022 年
3 月，塔利班没有履行在新学年
开始时允许数百万女孩重返中学
的承诺；5 月，妇女被要求在公
共场所穿着罩袍，从头到脚遮盖
起来，并且只有在男性监护人的
陪同下才能外出旅行；10 月，女
性被禁止申请新闻学、工程学、
经济学、农业和兽医学专业；11
月，健身房、公共浴室和公园不
再对女性开放。
　　法西米表示，在某次抗议活
动时，她曾与塔利班治安官员交
流过妇女上学和工作的问题。那
名官员让她写下诉求，承诺会反
映给上级领导。“但他们并没有
采取任何行动，”法西米说，“塔
利班只是想通过告诉我们‘写下
你们的要求’，来拖延我们的抗
议活动。”
　　哈西娜说，由于对监视和逮
捕的恐惧，她已经很少参与街头
的集会。她和伙伴更多的是在室
内举行抗议活动，集体穿上覆盖
脸部和身体黑色罩袍，通过视频
发表诉求，并邀请特定媒体将她
们的信息传播到外面的世界。至
于为什么穿上黑袍，哈西娜说除
了为了隐藏身份，更多是想借黑
色表达对阿富汗妇女命运的哀
悼。

“保守派的狼群”

　　大学教育禁令出台招致国内
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但塔利

班的领导人似乎并不担心。塔利
班临时政府高等教育部代理部长
内达·穆罕穆德·纳迪姆在公开
采访中表示，“即使他们制裁我
们，对我们使用原子弹，或者发
动战争，不管他们打算做什么，
我们都会实施我们的宗教法律。”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许多伊
斯兰宗教界人士也公开批评这项
新政。阿富汗宗教学者理事会成
员、前共和国政府时期总统宗教
事务顾问胡赛尼·哈吉斯坦向《中
国新闻周刊》表示，暂停妇女教
育和工作的决定让宗教学者感到
“震惊和担忧”。哈吉斯坦表示，
“没有任何伊斯兰教法禁止妇女
在学校或大学接受教育。相反，
伊斯兰教法要求人们去研究问
题，要求所有的穆斯林，无论是
男人还是女人，去寻求知识。”
据此，哈吉斯坦指出，塔利班的
新政是一项行政命令，而非宗教
法令。
　　阿富汗律师法蒂娜也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塔利班对女
性的限制是“不公正、不符合伊
斯兰教和不道德的”。她指出，
塔利班施加的限制并非基于对伊
斯兰法律的主流解释，而是该组
织自己极端保守和僵化的观点。
　　政策研究机构阿富汗分析师
网络的一份报告指出，第一代塔
利班成员几乎都是在保守的南方
农村长大，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
宗教学校以及同苏联军队的战斗
中度过的。在掌权之前，塔利班
高层中很少有人有城市生活的经
验。但是今天，有相当多的塔利
班高级成员曾经流亡巴基斯坦和
卡塔尔，随着他们开始融入当地
社会，他们开始发现教育的吸引
力，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当地的学
校和大学。
　　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
指出，塔利班内部顽固的宗教保
守派和在社会问题上相对温和的
塔利班派别之间存在分歧。那些
有海外生活经验的塔利班成员意

被遗忘的阿富汗女学生：无学可上，
有家难回

”

识到，女性教育对塔利班在国内取得合
法性和在国际上得到承认都很重要。重
新接管阿富汗后，一些塔利班指挥官将
他们的女儿带回国内，继续接受教育。
在教育禁令出台后，许多人感到震惊并
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批评。
　　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美国大学的讲
师、活动家巴希尔向媒体表示，那些承
诺为女性提供教育的人从未拥有真正的
权力。相反，极端保守派一直主导着决
策，“阿富汗被扔进了保守派的狼群”。
　　“塔利班近期的行动源于一种二分
法，认为赋予女性思想和权利与伊斯兰
教是不可调和的，”巴希尔说，“在过
去的 20 年里，他们建立了一种印象，
即在女性权利方面取得的所有进展都是
西方的议程，是为了使社会自由化。因
此，现在他们正在对其进行打击并扭转
所造成的所有损害。”
　　“现在阿富汗很少有男人和我们站
在一起。”哈西娜说，尽管男性之中也
不乏反对塔利班对女性实施限制的人，
但他们很少对女性的行动表示支持。她
解释说，塔利班也给男性带来了巨大的
压力。如果一些女性因抗议被捕，麻烦
也会延伸至她们的男性亲属。
　　战争与和平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前
阿富汗国防部副部长塔米姆·阿西曾向
媒体表示，阿富汗男人遭受了 40 年的
战争，暴力和杀戮的记忆让他们非常害
怕站出来。“如果一些女性提出抗议，
他们就会找到她们的丈夫、父亲、兄弟
并逮捕他们。” 有长期从事保障女性
权利工作的国际组织人士也指出，塔利
班借此“将所有男性变成他们侵犯人权
的共犯，每个男人都成为家中女性的狱
卒”。
　　自加入女性抗议力量，哈西娜面对
的就不只是塔利班的压力，部族和家庭
内部也有许多牵绊。部族中的男性常常
斥责哈西娜惹事生非，“说我是一个妓
女”。丈夫的父母也愤怒于她抛头露面，
令周围人陷入危险，要求解除婚约。而
担心女儿婚姻受阻，一向支持哈西娜的
父亲也开始阻止她参加示威活动。
　　尽管如此，哈西娜还是会秘密地去
参加集会，这份意志大概来自她对教育
的信仰：“教育留下的东西是不可磨灭
的。只有教育可以解决国家 ( 阿富汗 )
的问题。”
　　令哈西娜庆幸的是，丈夫依然坚定
地站在她身边，支持她为自己的权利
而抗争。在与哈西娜成为恋人之前，这
位 28 岁的男性是她多年的好友。大约
一年前，他在大学获得建筑工程学位。
但在经济凋敝和人口大规模失业的阿富
汗，他一直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哈西娜至今仍然独自一人住在秘密
的避难所，一周只与丈夫见上一面。由
于工作和教育的前景都十分渺茫，婚姻
也不被祝福，两人正在考虑离开阿富汗。
但边境的隔离墙越垒越高，出路不知在
何方。


